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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的历史文化原点: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宇宙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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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宇宙论思想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大量现存的神话与史诗当中记载了关于天地、

万物与人创生的内容。“万物有灵”思想作为贵州各世居少数民族共有的普遍存在的文化要素,也大量见诸于历史

文献与现实生活中。究其历史根源,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与“宇宙论”思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二

者均肇始于远古神话与史诗当中。在宇宙创生之初,神灵与天地万物及人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关联,即神灵开辟了天

地,创造了万物与人类,天地万物与人因此而被赋予了神灵的本质属性,万物有灵论伴随着作为历史文化原点的宇宙

论思想,贯穿了整个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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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宇宙万物形成的神话故事和史诗，如苗族史诗《洪水滔天》《古枫歌》，侗族

的《摆手歌》《萨岁之歌》，布依族古歌《开天辟地》《造人间》《造万物歌》《混沌王和盘果王》，彝族神话《天地祖先歌》《开天

辟地的故事》，土家族古歌《梯玛歌》《土家族人的祖先》《罗神公公与罗神娘娘》，水族神话《开天立地》《洪水滔天》，毛南族

神话《创世歌》《盘古兄妹和他们的神祖神孙》，仫佬族神话《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瑶族神话《密洛陀》《日月成婚》等等。

这些文献大多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天地开辟之前宇宙的原初形态。其二，天地的开辟、万物与人类的起源问题。其

三，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问题。这些宇宙论思想成为后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目前，少数民族宇宙观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心物二元的唯物辩证法。一种说法认为，

少数民族宇宙论本质上是“物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1]是“早期哲学宇宙观朴素唯物之特征”。它表达了一种“混沌”状态，

这种浑然一体体现在“自然与社会、正确与错误、物质与精神、有神与无神的交织”的二元对立之上。它导致了“阶级社会初

期文史哲不分、巫医相伴、自然神学一体化的局面”。另一种说法认为，早期少数民族宇宙观是以“天和地、黑和白、阴和阳、

善和恶、神和鬼、人和神等二元辩证统一认知为基本特征的，具有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和天、地、人三者统合的天界、地界、

人界‘三位一体’的空间认知结构。”[2]第二，宇宙生成的时空逻辑及社会结构顺序。创世神话是一个“永远反复、不断完善的

过程。”在空间上体现了对地域社会和社会构成的看法。它“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建构一个社会分类体系的基础。”它不仅

表达了社会的宗教观，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解释了该社会的组织与文化行为。”它是“族群创造世界的体现。”
[3]
其三，将宇宙

论神话诠释为“文学的创造与历史的进化”。宇宙论神话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单线的进化论”[4]。它是早期人们

运用仿生学的方式“模拟和制造”出来的“文学的创造”，其文笔“朴素而优美”，往往充满了“儿童般稚气地回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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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多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观照了少数民族神话与史诗中宇宙论的历史意义、哲学价值与社会建构等内容。但从目前的成

果来看，尚未关注到宇宙论神话史诗中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的起源这一重要问题。万物有灵思想关涉到人们生活中衣、食、

住、行等各个方面，它蕴含在贵州少数民族各色各样的文化现象当中，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以贵

州世居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天地万物及人类的起源、发展为中心内容，从天地初创的神性关联、日月及万物创生的神性关联及

人类起源的神性关联三个方面追溯其“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初形态，探寻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之所以普遍存在并延

续至今的历史原因。 

一、天地初创的神性关联 

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宇宙论构建过程中，天与地形成之前的宇宙是浑然一体或者是一片“混沌”状态。如苗族史诗《制

天造地》记载，天和地最初时候是混然一体，几乎没有分开;流传于余庆县与黄平县一带的苗族神话认为，天地原来是混沌一团，

好像一坨魔芋或者是银锭一样未分开;布依族古歌《开天辟地》记载，天地原本混沌一团像个鸡蛋;天柱县一带侗族《开天辟地·鸿

蒙世界》记载，天地生成前的宇宙状态是“鸿蒙混沌乾坤未判无世景，阴阳不分日不分来夜不分”。[6]《人类起源歌》认为，宇

宙元初时候天地混沌一片，天地不分，大雾笼罩，天地浑沌如鸡子;土家族《梯玛歌·开天辟地》认为，宇宙之初“天地如混沌，

无天无地无万物。”彝族《天地祖先歌》中也有记载，认为“很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是混混沌沌的。”水族《造天造地》

一文中，也认为天地是“混沌分出两层，一层清气，一层浊气。” 

从上述内容看，“混沌”或“混混沌沌”是同一个意思，均是表达天地形成之前宇宙的原初状态。有学者认为“混沌”指

的是天神之名，即“帝江”或“帝鸿”的意思，是中央上帝之黄帝，是人神;也有学者认为“混沌”是一种自然实体，是“昆仑”

之意，代表着东方神话世界中“山”的物化或固态形式。[7]此处的“混沌”所指的是天地形成之前的状态，尚未有万物的存在，

也就没有了山的存在，“混沌”自然不应该是指昆仑之山;若“混沌”指的是神灵，那么“混沌”就应当是独立于天地之外、先

天地而生、超越时空而存在的神。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找到诸多记载。如苗族神话中，天地的产生是源于无

比聪明的“樊唯”或“耶璋笃”: 

樊唯聪明无比，唾沫于他手中，拍响他的手掌，地就此造成，把天划成一块，樊唯开天辟地……。天造的像簸箕，地造得

像晒席……谁把天撑起?天才这么高。谁把地分开?地才那么低。[8] 

天地最初时，上下紧粘连。天地谁来分?天地谁来撑?有个耶璋笃，是个撑天分地人。此人不一般，此人很不凡。长着三个

头，长着六个臂，不知手有多少只，不知脚有多少双。上天和大地，大地和上天，把那耶璋笃，紧紧夹中间。千万年过去，过

去千万年，耶璋笃啊不断长，不断长啊耶璋笃;一年长一岁，长了千万年。陡然站起来，立地又顶天。伸手向上举，伸脚往下蹬。

撑起天来稳当当，大地蹬得平坦坦。[9] 

这种神人创造天地的记载几乎遍及贵州各世居民族文献当中。如布依族《开天辟地》记载，天地是由“德罡”造就的，天

地尚未分开时有如一个鸡蛋，德罡本居其中，由于他不断的生长，将天地撑开，待到德罡身长百丈，他挥手跺脚，让天地变得

更加宽大。在侗族文化中，天是“颠光”与“柱谊”两位神灵神造的。地是“赐广”与“乐尉”两位神灵造的。颠光、柱谊造

就天在先，赐广、乐尉造就地在后;在水族神话中，天地是“伢俣”女神所造，她用双手将天地掰开，双手往上擎，产生了天，

双脚往下踹，产生了地;仡佬族神话中，天是“布什格”创造的，地是“布什密”创造的。彝族还有另一种传说，认为“张龙王”

制造了天、“李龙王”制造了地，彝族古书《土鲁窦吉》则认为天地是由“哎”和“哺”两位神灵化生而成。 

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天地神创论思维的形成是非常古老的。从上述创世神话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最

远古的神灵，如果不是先天地而生的，至少也是与天地同时创生的，神灵开辟了天和地，他可以独立于天地之外的空间。无论

是苗族的“樊唯”和“耶璋笃”、布依族“德罡”，还是侗族的颠光、柱谊、赐广、乐尉，在这些神话史诗当中，他们都扮演

着把混沌的天地清晰化的角色，在天地形成的过程中，神灵与天地共同成长，最终造就了天地现有的形态，天地的创生自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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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神秘色彩，拥有神灵的属性。 

二、日月、万物创生的神性关联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万物的起源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一种说法认为世间万物是神灵死后尸体化生而来;另一种说

法认为万物是神灵通过外在物质所创造出来的。 

万物由神灵死后尸体化生的神话传说记载较多，仡佬族神话《巨人由禄》中，讲述巨人“由禄”死后，身体的不同部位化

生成了世界万物: 

头变成了坡头，头发变成了茅草，耳朵变成了树木，眼睛变成了海水，鼻子变成消水坑，牙巴变成岩洞，牙齿变成刺蓬，

舌头变成丝茅草，脖子变成山垭口，手臂变成山坡，肋骨变成岩石，皮肤、血液变成泥土和明霜……[10] 

仡佬族神话《布什格制天、布什密制地》中，把地上的山川河流、石头草木等也视为人体的各个部分。从江、黎平等地方

的侗族认为，天地形成以后，产生了一个怪人，名叫星郞。他与众不同，一生下地，就张开大嘴要东西吃，而且很能吃，体格

强壮，呼吸声如雷鸣，人们当他是怪物，就将其杀死抛尸野外。但他死后第二天尸体就变成了各种生物。鼻子变成了撵山狗，

所以狗的鼻子非常灵敏;眼晴变成各种飞鸟，所以鸟的眼睛非常敏锐;嘴变成了鸬鹚，所以鸬鹚的嘴又尖又长，是捕鱼捉虾的能

手;牙齿变成老鼠，又细又尖，能咬坏物件;心变成猴子，因此猴子灵敏活泼;骨头变成牛，所以牛身体硬朗，能吃苦耐劳;脑袋

变成葫芦，脑浆变成豆腐，腿变成树木，手臂变成瓜果，粪便变成泥土、雨露;大肠变成鳝鱼;小肠变成泥鳅，耳朵变成木耳，

头发变成茅草。[11]71居住在隆昌的畲族虽然认为万物也是神灵的尸体化生而成，但特殊的是，畲族的创世神话与汉族神话《盘古

开天地》内容完全一致，同样认为万物是盘古死后其身体化生而出。 

神灵创造日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们的生产生活。如苗族史诗《铸日造月》中描述了四个老公公铸日造月的过程: 

波公公和雄公公，丘公公和当公公，他们四个老公公，聚到一处来商量，商议如何造日月，造太阳挂天上，……造了十二

个月亮，十二太阳挂天上，太阳还有些斜角，不太广生不太圆，谁人来修剪月亮?……固雄来把钩子做，做个钩子挂太阳，让它

照亮大家伙，照亮姐妹绣衣裙，照亮哥们好耕田。[12] 

流传于安顺一带的布依古歌《造世间》也有造日月的记载: 

是古代来是从前，是古代未造世间，是世间没有乾坤，是乾坤未造世界，是天下云下全黑，是天下云下全暗，人世间不见

亮。人世间不见明，天上没有星星，天上没有月亮，天下不见光亮，全天下都摸黑，是来玉造四柱四角，造出十二个太阳，又

造十二个月亮。[13] 

波公公、雄公公、丘公公和当公公四位老公公是当地人对神灵的一种普遍称谓，他们具有人的性格属性，却有着人类永远

无法超越的神性。而布依族文化中“来玉”还具神灵与英雄的双重属性。 

在威宁彝族神话中，至上神“史鲁米”将宇宙分为四方、四季，并分给天神、地神、风神管理。据彝族文献记载，金、木、

水、火、土“五行”乃是万物之“根”和“源”，世间一切物质都是这五行所衍生出来的，而“五行”是神灵创造的: 

他披着金甲，拄着金银拐杖，站立于宇宙之中，默念了三句箴言，一查宇宙北方的金坑，顿时泛起大水，从四方漫到中央，

水的根源从此产生了。老人转身向宇宙的东方，查到整整齐齐的大森林，摘下树枝到处撒，四方和中央都长起大树，树木的根

从此就有啦，又往南方挖个金坑，坑里出现白龙，青雾漫成火烟，红岩身处火焰，火根也产生啦。金甲老人转向西方，用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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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一指，变出一棵银树，青红二气出现一朵金花，这就是金的根子，又往四方撒去，成了六祖的福禄和威荣。老人又转向北

方，取出一把黑土扔向四方去，中央和四方就出现成堆成排的山，土根也就产生啦。1 

贵州布依族与壮族同源，他们的神灵称为“报陆陀”，在壮族文化中称为“布洛陀”，是始祖神。报陆陀不仅安排天地万

物，造日月星、动物，规定万物之间的各种秩序，还教人们捕鱼狩猎、养殖、造火。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榕江县一带神

话认为一位叫做“拱恩”的神灵，通过踩踏地方的方式创造了四方万物: 

他不用锄头钉耙，全靠那巨大脚掌，古拱恩，踩踏地方，踩成了平坝，踩成了海洋，开出了江河，踩出了山岗。光秃的人

间，从此变了样。古恩公，功昭日月，古恩公，恩德无量![11]7-9 

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万物的化生往往离不开神灵的参与，无论是神灵死后，他的尸体化作万物，还是

神灵假借外在事物创造出新的事物，这些事物都或多或少与神灵有了联系，具有了某些神性属性。从另一侧面来说，这些自然

之物促成了神话的形成，而神话则赋予了万物以文化的意义，它以信仰的形式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生活中得到呈现。 

三、人类创生的神性关联 

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中，流传最广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由神造论，即神灵假手外物创造了最初的人类。另一种是人

由卵生 2，即人是由某种生物的卵或类似卵状物中诞生的。 

第一，关于神创造人。这类神话在《阿仰兄妹制人烟》《伏羲兄妹造人烟》《人类起源》等中均有记载。在彝族神话中，人

是神灵用泥土造的。Kedze神来到西方采集泥土，然后带到东方，做了一个塑像。塑像几经破坏后最终形成，但其寿命只有六十

岁，而死后身体要回归大地。[14]水族文化中，人是“伢巫”神剪纸所创的，《牙巫造人》中记载: 

牙巫双手掰开天地之后……但天下没有人，她认为应该由人类来管理天下，于是便剪纸造人类。剪好的纸人被压在木箱里。

但由于心急，原本要在箱底压十天才能成人的纸人，经过七天时间就被牙巫取出来了，于是变出来的人非常矮小瘦弱，于是她

放出老鹰和老虎将这些小人吃掉，重新造人，才造出了现在的人。 

另一则水族民间故事《牙线造人的故事》记载，人是由一位叫“牙线”的神灵剪纸做成的。遵义仡佬族《洪水型同胞婚人

类起源神话》记载，天神用泥捏了第一代人，用草编织了第二代人类，用天上坠落的星星造成第三代人，这三代人均被自然淘

汰了，但在第三代人当中，阿仰兄妹存活了下来，二人成婚，生下了第四代人，也就是现代人类。 

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经历过多次实践和淘汰，才成为现代人的形象，无论神灵是通过剪纸还是捏泥人的方式造人，除材质有

区别以外，其途径与方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贵州少数民族乃至中国的造人神话传说中，它们似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表

面上看，它们体现出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表述差异，但其所呈现的“人由神造”的母题 3始终没有改变。这些神话故事虽

然经历了若干年的历史变迁，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群体中出现了差异化的表述方式，但其母题却始终没有变化。所以，人也同

样具有神的属性，人死后，肉身归于尘土，而灵魂则成为神灵，这也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祖灵崇拜区别于儒家宗法性宗教传统

的特殊路径。 

第二，关于人类卵生 4的神话。苗族神话《十二个蛋》中，描述了继尾鸟经过千辛万苦，将姜央、龙、虎、蛇等从 12 个蛋

中孵出，变化出了人类与各种生物及鬼神。水族神话《十二个仙蛋》中，牙巫婚后生下 12个仙蛋，结果孵出了雷神、龙神、虎

神、蛇、猴、牛、马、猪、狗以及凤凰和人。人类找到了火种，凤凰变成了美女，与人类成婚，繁衍了人类。侗族神话《龟婆

孵蛋》，讲述四个龟婆婆爬到山顶孵了四个蛋，只有一只蛋孵出了一个女孩，名叫松桑。这四个龟婆去水边孵了四只蛋，依旧只

有一只蛋孵出了一个男孩，名曰松恩。二人长大后成亲，生下了姜良、姜美、雷、虎、龙、蛇等十二个兄弟姐妹。其中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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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美学会了用火，赶跑了其它兄妹，后来二人躲过了洪水劫难，结为夫妻，延续了人类。 

这些与“卵”相关的神话遍及世界各民族，他们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都潜在的表达了一种万物从一到多的过程，这里的

“卵状物”是象征着“一”或“无”，是天地万物所由生成之途径，这种神话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它象征着一个生命体，如胚

胎一样，能够孵化出生命，在其内部有着无限的孕育生命的能量，它像纽带一样连接了人与神。它与其他类型的宇宙创生神话，

如混沌或“无”的神话、原始巨人或者祖先神话、始祖夫妇神话间有密切联系，宇宙卵的神话、蛋神话、混沌神话、虚空神话、

雌雄同体的巨人神话和兄妹通婚神话都说明宇宙是一个充实的整体，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无”，这种最早时期“虽然没有

明确性别，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整体。”[15]231 

四、现实生活中的万物有灵思想 

万物有灵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依旧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典型且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并通过对天

地、万物、人神鬼灵等的祭祀及盛大节日表达。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将万物之灵称为“神”或“鬼”，且有善恶之分，如苗

族社会中，善鬼包括土地神“西达”、桥头神“务厅”、保护孩童的天神婆婆“勾共务商”、送子婆婆“务商勾起”、石头神

“岩妈”、山神等;恶鬼则有绝后鬼“期者留”、淫乱鬼“期者闹”、水鬼“西翁”、火鬼“西斗”等等。水族的善鬼有祖先神，

与伢巫、恩公、大石菩萨、稻谷神、水神、树神、酒神等，恶鬼则有伤害儿童的“牙养”、饿死鬼“曼魂”、恶鬼“歹瓦”、

荼毒牲畜的“腊滚”等。 

首先，关于天地有灵的信仰。由于中国上古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绝地天通”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祭天成为历代帝王的专

属，民间祭天被视为僭越加以禁止，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天地信仰也造成了影响。但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生活中，天地信仰仍然

依稀可见，如土家族人在年节时候，都要在大门外祭祀天地，祈求福佑，并将祭祀后的祭品分给人们享用，称为“破福”。居

住在贵阳市观山湖区麦格乡的苗族、布依族家中普遍存在祭祀“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祭地的情况则普遍存在于各民族当中，

如对土地庙的祭祀，修建房屋时要祭祀地神，以祈平安等。 

其次，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如榕江县乌略河的中心的一块巨石，被当地苗族人奉为镇水之神。苗族的桥神“务厅”，是送

子之神。树鬼“西戛头”尤其喜欢大枫树或长疤的大树，且喜欢到热闹的地方，接触之人会致病。火鬼“西斗”居住在天上，

是由恶人死后血液变成的，嗜血，人们通常用纯色的狗血祭祀以免火灾。而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祭祀火殃鬼的仪式叫“退火

殃”或“扫寨”，金凤山、圣德山、黄哨山等皆是神灵之山，并会在每年的六月份自发祭山拜神。水族人认为村社附近的老树

皆有灵魂，每年用米酒、猪肉、公鸡等进行祭祀。如果水族人在结婚当天晚上出现打雷的情况，人们认为是雷鬼“皆高迷”作

祟，需要请鬼师祭祀雷神鬼。水族的鬼神还有影响母猪产仔的保家鬼“札木的”、影响庄稼生长的庄稼鬼“札木打”，导致小

孩生病的“卡昂”鬼、护子娘娘“皆绞”、山野鬼“桠茂”、生意婆婆“桠笨”、守山婆婆“桠北”，导致小孩腹痛的痛肚鬼

“铁杆”，导致家中缺粮食的保仓鬼“昆袄”等等。沿河土家族每年正月初一都要祭祀风神及雹神，夏季则由土家妇女到各家

搜集钱、粮、香、纸等做成供品祭祀风神雹神，以祈求风调雨顺，庄稼茁壮。在正月初四到正月二十，农历二月初二等日子，

人们要祭祀雨神“龙王”，并在江边敲锣打鼓送龙王。另有雷电神、火神、水神、洞神、树神、岩石神等都会得到土家百姓的

祭祀。布依族在六月初六要祭水口，即到水渠入口处进行祭祀。 

第三，对人鬼的信仰。人鬼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祖灵、英灵及亡

灵。其中祖灵与英灵常出现交叉的情况，英雄人物往往也是拯救民族、延续人口的祖先;祖灵与亡灵也往往有重合之处，老人去

世以后便成为祖灵，回归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如侗族的“萨玛”，是侗族人最重要的神灵，在保护侗族人民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演变成侗族人的保护神。水族人崇拜的正神“略夺”，又称为“六个公”，他们是集首领与智慧并存的化身，同时也是水族人

祖先崇拜的主要对象，死后灵魂依旧福佑水族后代，对水族消灾、牲畜兴旺、庄稼丰收、子孙繁衍都起到重要福佑作用。土家

族杰出首领飞山公杨再思，他有功于民，后人立庙祭祀，每逢忌日，都要进行大规模祭祀。吃鼓藏是苗族人最为隆重的节日之

一，祭祀祖先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即使是去世的老人，其灵魂依旧怀念着人间吃鼓藏的情景，如果不在鼓藏节进行祭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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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祖先的不敬，可能遭致厄运。 

亡灵是一种亦神亦鬼的存在。榕江县水尾公社的水族，认为所有人的体内都存在着灵魂，当人死亡之后，灵魂就会去到另

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仿的“阴间”，因此人们要对死者进行祭祀，供食、送银子等，这样便能得到死者的福佑。苗族的单身鬼“西

丢”是单身男子死后所变成的。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的当官鬼“丁往”是官员死后变成的。织金县彝族的“做斋”仪式，包括

了接引亡灵、超度亡灵、指路归天、阴阳分界等步骤，认为死去的亡灵需要通过“做斋”仪式才将其送去另一个世界。布依族

的“做斋”仪式又叫“砍牛做斋”，目的也是超度亡灵，使之去到阴间世界。 

五、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中，万物有灵思想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来源于古老的宇宙论思想当中，

与天地同化育。天地、世间万物以及人的产生，都离不开神灵的参与，由于万物与人都是神灵所创造的，尤其是人的产生，是

神灵按照自己的思想而做出来的，因此“不论程度是如何有限，他都分享到神圣的本质。人与神之间没有任何鸿沟，自然世界、

人类与众神本身都分享同样的本质，而且是从同样的神圣的物质中衍生出来的。”[16]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万物有

灵”思想始终伴随着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它是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宇宙观的核心内容，而宇宙观则是其万物

有灵论思想产生的最初源头。 

总之，这些看似荒诞的创世神话，实质上自有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它并不是从现实中凭空产生的，它是经若干年的发

展和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运动和人们对这种精神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自然结果。”[17]在其发展过程中，“人

们讲述神话时总是有意识地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选择、浓缩、组织’。神话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故事，但是，人类在描述按照

故事顺序展开的现实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观性:历史往往使文化的兴趣集中于某一点，人们会按照这些兴趣改造神话。

某些自然之物促成了神话的形成，神话则使用传统的故事语言，赋予世界以意义并解释这一意义。”[15]231而贵州世居少数民族在

创世神话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正是其安顿身心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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